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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生

野地会友，是朋友给我安排的一个项

目。他请我到乡下吃酒，吃过酒在田埂背着

手散步。一同散步的都是平素往来的布衣

好友。

遇到的都是朴直简单的人，他们有本分

的性格，穿朴素的衣裳，说着闲淡的话。

最好在一个晴天。草木吐翠，庄禾青青，

杨柳清风，远处有淡淡薄烟。在这样的天青

色里，有个朋友从田埂一路走来，越走越近，

先看见轮廓，后看见他的眉毛、鼻子，眉眼生

动，笑容可掬。他老远地跟你打招呼：来啦，

欢迎欢迎。

也可以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叩开

一间古村旧院的木门，里面有一株老皂荚树，

有个朋友住在这里。登门拜访时，有一个蓑

衣老头，牵着一头牛从围墙边经过。

一次，我们几个人吃过饭，在野地闲逛，

看见几只大南瓜。朋友呵呵笑着，说这是几

个南瓜凳子，让我坐在上面歇息。

野地里可以看见又大又圆的白月亮。

有天晚上，我们在野 地 里 走 着 ，从 张 庄 走

到 李 庄 ，从 小 桥 走 到 那 棵 大 杨 树 下 。 朋

友问我，你有多久没见到这么大又圆的月

亮了？

野地里还可以看见豌豆花似飞不飞，麦

子欲满未满。还可以找一块西瓜地，与憨厚

的看瓜人聊天，看一会儿瓜，再望一会儿天。

半日乡村寻访，半日闲。

在野地喝酒，天当幕，地当桌。

我到乡下去找一个画家朋友。他卖掉

城里的房子，在古村买了老院，搬到乡下去

住了。我敲他家小院的木门时，他不在，到

地里帮人家干活去了。于是我便按照别人

的指点去寻，果然见到他头戴凉帽在地里锄

草。我找到他时，他说，今天哪儿也不去

了，就在田里喝酒，出门时带了菜，门口地

里种的。

在这之前，我也曾和他在荷塘边喝酒，把

猪头肉和花生米摊在荷叶上，一边喝酒一边

看荷花。

野地会友，古已有之。

欧阳修在滁州的山间林地，与一帮朋友

会饮；竹林七贤中的文人，在竹林里沉醉……

南宋《曲洧旧闻》记载已经被罢相的王安

石与潦倒的苏轼相约江宁的江边见面。王安

石穿朴素的衣裳骑驴而至，苏轼慌忙之中连

帽子也没顾上戴，赶忙起身相迎，荆公笑曰：

“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抵膝深谈，相扶游

山。王安石钦佩苏轼的才华，盛赞他“不知更

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江边，野风苍凉，水

天苍茫，却见证一代文人之间，野地相会的惺

惺相惜。

古人的野地会友，山高林远。会友的地

方有一小凉亭，两个人，相约而来，坐在亭中

吹风对谈。有山峰、流泉、树丛……野地是会

友的绝佳之境。

宋代画家马兴祖《香山九老图卷》，画的

是唐会昌五年，白居易等九位文人墨客洛阳

香山聚会宴游的故事。他们神态各异，相携

相扶，在古松下孑孑而立，或拱手，或击掌，或

起舞，或对弈，或拄竹杖……旁边有桥、竹子、

山石等野地一应俱有的物象。

愈接近天地自然的地方，愈能产生深邃

的思想。由此可以断定，野地是个让情绪放

飞，内心安详的地方。

野地有开阔的空间，可任神思驰骋。人

在野地里，性情容易回到率性与天真。迎风

而笑与抚掌而鸣，是最常见的场景。

少修饰，人的想法很真实。野地的朴素

草木，接近生活的本色。

野地会友，除了几个乡村布衣好友，还有

麦子、萝卜、青菜、韭菜、荠菜、豌豆。它们都

在那儿，在那儿等着，等着你的到来。

野 地 会 友

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走了

刘兵

蜿蜒的沅江自云贵高原穿过崇山峻岭后进入三湘大地，

地势逐渐变缓，景致愈发新奇。到达沅陵东界时，水面变得十

分宽阔和缓，有多条溪水汇入。溪水两岸群峦耸峙，云雾缭

绕，林木蓊郁。湖南常德桃源县城西南十余公里的水溪附近，

风景尤美。

这里就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

它面临沅水，背倚群山，苍松翠竹，相传东晋诗人陶渊明

的《桃花源记》就是写的这里。暮春之际，我和旧友游览了神

驰已久的桃花源。

相传秦溪是武陵渔郎误入世外桃源所经之路。如今泛舟

秦溪，仿佛武陵渔郎缘溪而行，沿途花影缤纷，青竹夹岸。在人

声喧语中上船，船行前方是叠陵幽谷。耳畔是溪水流淌和渔网

入水的声音，渔歌高腔与之应和。人在船上，仿佛置身幻境。

沿着秦溪进入秦谷，约几公里的路程两岸都是桃树。花期

已过，枝头绢帛绣成桃红点点，一步步走去，突然，眼前豁然开

朗，面对的是一幅如画般的美景：偌大的山坳下静静地卧着一

个原生态的村落。在雨雾中，绿油油的田地和星星点点分布的

村居错落有致。其间，清澈的小河，袅袅的炊烟，如画的桃林染

满了整个山坳。

自唐代开始，桃花源开始建寺观，宋时更盛，元末毁于火，

明代中期又建殿宇，明末复毁于火。清末，这里重修渊明祠，

沿山配置亭阁，按陶渊明诗文命名，此后又屡经修葺。瞻仰历

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楹联和碑刻，不禁思绪万千。在这里，

终于可以有片刻闲暇充分放下心灵的包袱，寻找灵魂的故乡。

游览觉得疲倦之余，大家开始闲坐吃擂茶。所谓擂茶，其

实似茶非茶。据说是以茶叶、姜、米加上盐放钵里，以硬木棒

擂成细末，开水冲过即可饮用。擂茶入口咸香甘甜，五味俱

全，别有一番滋味。品着擂茶，感受着桃花源千年沉淀的文化

内涵，我的神思便穿越回一千六百年前的东晋时代。

年轻时的陶渊明便有广济苍生之志，然而，他生活的时代

正是东晋刘宋更替之际。在那样的岁月里，陶渊明的一腔抱

负注定无法实现。义熙元年，他辞去当了仅八十多天的彭泽

县令，自此长期隐居田园，与门阀士族统治集团疏远。虽然远

在江湖，陶渊明仍旧关心庙堂之事。此后，刘裕废掉并杀死晋

恭帝，激起诗人思想强烈的波澜。从固有的儒家正统观念出

发，他对刘裕政权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借助创

作来抒写情怀，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

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是一个质朴自然的化外世界。那里

没有战乱和赋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和简单，生活是那么美

好，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富足而舒心。这对于遭逢社会易代，

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仍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

的。简洁的诗意文字和形象逼真的描述，已永久镌刻在中国

文学史上，成为千百年来倦于世俗的人们的心灵港湾。

人们说桃花源有两个，一个在常德，一个则在每个人的心

中。身在繁忙都市中的人们，每日想停也停不下来。然而，在

忙碌而紧张的间隙，谁都会憧憬这样一个地方：山清水秀，宁

静自然，全无现代工业社会的嘈杂，同时人际关系简单，与世

无争，安静祥和地过着田园生活。

诚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那里风

光旖旎、风俗纯美而又平等富足。也许，这个桃花源仅仅存在

于幻想中。但是，如果能让入世的人们有片刻出世的愉悦放

松，从现实的喧嚣和浮躁中透一口气，便已足够。

桃花源游记

沈俊峰

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走了。

得到消息时，我不敢相信，以为看错了微

信。我以为自己早已望穿生命的黑洞，再也

不会对生命的无常惊慌失措，没想到我还是

高估自己了。

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是安徽军工文化

的扛大旗者、灵魂人物，他将一生献给了军工

文化。

三十多个春夏秋冬，往来的一幕幕，电影

一般浮现于眼前。记忆无法触摸，却实实在

在。那个诗意的春天，青春的我蜗居于大山

深处的军工厂，直到突然接到通知，去省城参

加文学期刊《山风》举办的创作笔会。于我，

那无疑是一次精神的打捞，让我瞥见了希望

的星光。

笔会上，那个风中行走的汉子介绍自己：

我叫韦法明。那时，诗人韦法明是安徽省国

防工办工会的干部，负责编辑《山风》杂志。

他戴一副近视眼镜，儒雅斯文，真诚热情。军

工厂都在山里，天天与山风相伴，故杂志取名

《山风》。笔会开阔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极大

的鼓舞。回到工厂，我的写作热情变得更

高。《山风》发表了我的一组小小说，向全省军

工系统介绍了我这个文学青年。

后来，小三线军工企业陆续搬迁进城。

我调离了军工企业，他扎根工会，一步步成

长。他来北京出差，只要时间允许，就会与

我们小聚。我们谈论最多的，是文学，是军

工文化。

我向他约稿，他发给我一组散文，陆续在

副刊发表了。这位 1979 年高考语文成绩全

县第一的才子，思想敏锐、深刻，文字有着独

特的诗意美。

三年前，他读了我的散文集《在城里放

羊》，热情地写了评论：“差不多每天中午半

躺在办公室转椅上，我捧在手上的就是这

本书。”“被其文字特有的色彩和亲切感所

打动。”

更让我感动的是，国防工业工会举办“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三线精神”军工文化活动，

他特邀我参加。他说：“你是从军工走出来的

作家，不能忘了军工。”而且，他还从网上购买

了一百本《在城里放羊》，发给与会者阅读。

这次活动中，我做了一个散文创作发言，情不

自禁又说起了军工文化，呼吁对老军工进行

口述实录采访。

得知我有创作“军工记忆”系列散文的打

算，他也说了自己的梦想。多年前，他考察过

红军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军工历史，一直想将

考察的收获与心得写出来，却没有时间动笔，

想待退休以后深耕，只可惜……人生真是憾

事多啊！

“当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忙忙碌碌，

耳边总会听到家的声音，‘孩子，回家’，家，

我的家。”这是法明兄多年前写给母亲的句

子，现在，他终于可以回家了，与母亲永远

相伴。

我的兄弟，他走了。那个风中行走的

汉子，留下了他的诗文和他的精神，与山风

同在。

麻雀

天空很大 快乐很小
总是在低处
寻觅生活
生命的满足
大不过一粒谷子
欲望
从不以飞翔丈量
叽叽喳喳在村头巷尾
把平淡的日子
说精彩

飞蛾

从不在意舞姿的曼妙
飞翔
只是本能与生活
低微的生命
也满怀最光明的希望
飞身投火
以弱小的死
给黑暗留下
无声的惊叹

蜻蜓

为美而生
给沉重的时光
一点轻盈
蜻蜓点水的生活方式
给拥挤的日子
一点诗意
纤薄的翅膀告诉天地
生命
有时不需要太深刻

低微生活（三首）

方华

李冰

夏日白昼的暑气总是咄咄逼人，让人只

想躲避起来。入夜的凉风一起，周遭便多出

几分热闹。有人抱着西瓜，有人搬出凉床，有

人摇着蒲扇，还有人点燃了艾团。此间“溪涨

清风拂面，月隐繁星满天”，我们小伙伴自是

不肯错过这良宵好景。

夜色还似一层缥缈的薄纱时，嘴角还挂

着饭粒的我们便来到村口集合。男孩和女孩

自然分组后，一场大型的躲猫猫游戏即将展

开。大树杈，稻草垛，巷子口，都是我们隐藏

自己的好地方。我们三三两两地从人群中分

散开，一边寻找一个不易被发现的角落，一边

警惕着周围对手的跟踪。

有一次，我和小伙伴钻进了草垛里的一

个甬道。那地方实在是太隐蔽了，其他人找

了好几圈也没找到我们。听到他们在附近来

回地跺脚、叹气，我们强忍着不发出一点动

静。就这样大气不敢出地待了很久以后，外

面的声响渐渐地离我们远去了，周围变得一

片寂静。我们商量着自己出去，却不曾想摸

到了两个鸡蛋。

当我们揣着鸡蛋钻出甬道时，夜色已变

得浓重苍茫。抬头看时，那天上的繁星却愈

发明亮。我们就这样仰着头，任由目光在星

河里穿梭。点点星光之间，突然飞过一颗流

星，像是有人在星河里扔下一块石子，稍起涟

漪，复又平静。我们用手随意一划，将星空分

成了两份。随即便各自镇守着自己的星河，

一颗一颗地数起了星星。数到最后，谁都没

有个准数，却都觉得自己的那片天空，星星一

定是要多些的。

远处又传来了小伙伴嬉闹的声音，我们

将目光从繁星处挪开，却看见那暗夜深处依

旧有一闪一闪的光芒。哦，那是萤火虫的灯

盏，它们正群居起舞，用轻盈的身姿点缀着

婀娜的夜色。那阵嬉闹声，正是小伙伴们追

逐萤火虫的声音。他们追着这星星点点的

光芒，从草丛到田野，从篱笆到水间，一路喊

着，笑着。有的萤火虫大概是飞累了，歇在

细长的草尖上，微光略显孤单，就像那颗溜

走的流星。

这不也是一场繁星吗？它们在夏夜里游

走，像是星河轮转。当我们驻足探索夜空的

星光时，他们也在这夜的另一面打捞着星光

的影子。每每想到这幅画面，我的心头都要

微微一颤。

多少年过去了，夏夜的繁星依旧闪烁如

昨，而当初一起追星星的人却已如萤火虫般

散落各地。但不管山如何高，路如何远，我相

信，循着故乡的踪迹，总有一天，我们会像繁

星一般重新聚在一起。

夏 夜 繁 星

周宏伟

在美丽的江苏北部，有一座漂在水上的城市，她

就是江淮平原上的金湖县。金湖县面积一千多平方

公里，人口不足三十万，河网密布，田园方整，稻麦飘

香，荷荡连连，一派水乡自然风光。我来金湖县，纯

属偶然，老友在那里开厂，比较顺畅，刚好我也有向

外发展的想法，于是不谋而合。

金湖，属于江苏的“经济洼地”，资源丰富，投资

政策优惠，恶性竞争相对较少。近年来，苏锡常和南

京周边的客商来这里投资兴业的比较多。这里的开

发区起点也比较高，不是想象中的来者不拒，企业规

模也都不小。来了几年，看得多了，心也安了。

第一个认识的是小静。

她是开发区经发局的副局长，担任我的项目帮

办。我是做生意的，脸皮厚，总觉得称官衔太生分，

大大咧咧地喊她小静。小静三十出头，娃娃脸，整天

笑眯眯的，非常有亲和力。办事也很专业，遇到问

题，协调能力十分强。我的投资项目，从发改立项，

工商办照，国土申报，建造许可，直至最后的环保检

测和消防验收，她都一路帮办，有些甚至是包办，没

让我多费心思。我过意不去，几次想请她吃饭，她总

是委婉地推辞，并且又不让我觉得失面子。去年年

底，她调到县委机关去工作了，我没来得及和她告

别，想起之前她对我的种种帮助，觉得很惋惜，以后

有机会要当面谢谢她。

还有一个朋友，叫老陈。喊他老陈，但他其实

比我还小几岁。

记不住是哪一天，我为了装修办公楼，去金湖

装潢城采购地砖，迎面就碰到了他。也许是他的热

情感染了我，也许是同频的人相互吸引，在装潢城

转了一圈之后，我们便成了甲方乙方，因为凑巧他

是个装修老板。几个月下来，他以他的诚信和专业

技能折服了我，我们成了相互信任的兄弟。自从结

识他后，我很快融入了这里，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

难题便迎刃而解。我俩去“水上森林”撑竹筏，到

“荷花荡”摘莲藕，在“尧帝古城”的美食街啃小龙虾

……来到异乡客地，我很庆幸遇见了这个没有城

府，不斤斤计较，像个大孩子一样可以信赖的朋友。

转眼已过三年，我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除

了“锡普”（无锡普通话）不带苏北腔，似乎成了地道

的金湖人。企业也初具规模，各方面还算顺利。随

着年岁递增，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不那么急躁，也少

了年轻时那种冲动和风风火火的劲头，逐步融入到

了苏北恬静、舒适的慢生活里。

看来，金湖这座漂泊在水乡里的城市，故事多，

好人也多呢。

翰墨飘香 丁根厚 摄/人民图片

大
漠
晨
光

水乡的好人

6月1日清晨，游
客在鸣沙山月牙泉景
区游览。

夏日清晨，甘肃
省敦煌市鸣沙山月
牙泉景区晨光如画，
美不胜收。游客骑
着骆驼徜徉其中，欣
赏大漠风光，体验思
路风情。
张晓亮 摄/人民图片


